
  ▲新华社记者高健飞，1951 年 9 月
在采访途中牺牲。

  ▲新华社记者周斯杰，1953 年 8
月在采访途中牺牲。

  ▲新华社记者刘鸣，1952 年 8 月
写稿时遇敌机空袭牺牲。

  ▲新华社记者郭普民，1951 年 8 月
在朝鲜牺牲。

  （上接 9 版）新华社记者徐熊传染上
斑疹伤寒，病倒于战地，在志愿军战地医
院抢救下获生，但有半个多月时间他一
直处于昏迷中，在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向
后方医院转运，回国休养一段时期之后，
他再次入朝参加前线报道工作。
  在前线采访的新华社战地记者，体
力消耗很大，需要定期回国休整，但由于
没有更多的军事记者替换，志愿军总分
社的很多采编人员都始终坚守在朝鲜，
直到停战才回国。

不朽的文铭记不朽的名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
盛教……新华社不少报道名篇被
收入教材、拍成电影

　　“在朝鲜北部成川郡石田里寺洞山
的南山坡上，有一座新建的坟墓。一个多
月，凡是在这座墓前经过的军民人等，都
怀着崇敬的心情走上墓基，凭吊这位埋
葬在朝鲜土地上的中国英雄——— 中国人
民志愿军某师侦察连文书罗盛教同志。

　　……”

　　这些文字，几代中国人都不陌生。
　　这就是后来被节选入小学语文课本
的长篇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
教》，记述了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舍
身抢救落水朝鲜少年的英雄事迹。
　　这篇电文是新华社记者戴煌于 1952
年 2月 4日从朝鲜前线发回的报道。
　　“1952 年 1 月 26 日下午，正在平壤
附近一个山村里的志愿军某部驻地采访
的戴煌，接到普金的电话，要他赶往一百
几十里外的成川郡石田里，去采访志愿
军战士罗盛教的牺牲事迹，要求越快越
好。”多年前，万京华曾经在北京寓所采
访了当时健在的戴煌老人。
　　“这匹马老实，你就骑它！”戴煌当年
回忆，接到报道通知正是严冬，到处冰天
雪地，路非常难走，部队又派不出车。团
政委刘玉堂让战士牵来一匹不起眼的老
白马对戴煌说。
　　就这样，在经历了从马上跌落拖行、
徒步翻越雪山，连夜穿行满是积雪的陡
滑山路，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
命，曾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采访
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在 27日夜抵达罗盛
教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的驻地。
　　采访期间，戴煌看到，村民们在罗盛
教的墓前竖起了一块五尺多高的墓碑，用
朝鲜文写着：“……生长在朝鲜土地上的
人民，都应该永远地牢记着我们的友人罗
盛教同志，学习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翻阅罗盛教生前的日记书信时，
戴煌更被烈士生前的一首短诗深深打
动，“当我被侵略者的子弹打中以后/希
望你不要在我的尸体面前停留/应该继
续勇敢前进/为千万朝鲜人民和牺牲的
同志报仇！”这些生动的素材都被记者引
用到稿件中。
　　后来，这篇通讯经志愿军总分社编辑
朱承修初编，又经过普金改定，用特急电
发往北京总社。《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
盛教》的报道经新华社播发后，很快在国
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像《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一
样，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很多新闻报
道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上甘岭等战
役的残酷和志愿军战士的忠勇；黄继光、
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志愿军战士的
英勇事迹，就是通过战线上新华社记者的
一条条生动的电文，一篇篇鲜活的报道，
传回国内抵达读者而家喻户晓的。
　　 1951 年和 1952 年，总社特派记者
华山曾先后三次到朝鲜前线采访。
　　“灯光又一闪亮。我也来得及看清
了：布满大炸弹坑的稻田，炸裂的冰棱，
黑压压一片忙碌的人影：挥锄的，挑土
的，扛着土袋的，……深陷的车辙穿过奔
忙的人丛。汽车又在黑暗中颠簸起来。

‘这是敌机的重点封锁区。’团长安静地
说。滥炸政策失败以后，敌机最近又来一
套‘重点轰炸’，几架‘Ｂ 二九’一早一晚，
集中一点扔下几百颗大炸弹，硬把周围
的地皮掏烂，炸飞，连路基也给抬跑了。

可是汽车来往，只要丈把宽的一条路面。

　　工兵一阵突击道路又通了。

　　……”

　　这是 1952 年 5 月 26 日播发，由华
山采写的通讯《万里纵横到处家》。
　　 1938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华山，
是新华社著名的军事记者，曾任新华社
社长的穆青这样评价华山：“他的才华超
过了我们同时代的许多人。”他的短篇文
学作品《鸡毛信》和新闻特写《英雄的十
月》分别入选小学和中学语文教材。抗日
题材的作品《鸡毛信》还被改编为同名电
影，影响了几代国人。
　　华山的战地通讯非常善于从整个战
局着眼，通过细致化的文学描写，以及性
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人们既能看清战
争的形势，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抗美援朝期间，总社和总分社要求
前线记者要多写短小精悍的作品，多写
事实，多写典型，能精确及时大量地报
道，还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新情况
新问题，采取多种新闻形式进行报道。”
万京华说。
　　在 1952 年 10 月下旬到 12 月下旬
上甘岭战役报道中，由记者石峰、王玉章

采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和
通讯员郑大藩采写的《伟大的战士邱少
云》两篇稿件，分别报道了黄继光用身体
堵住敌人正在发射子弹的枪眼和邱少云
为执行潜伏任务在熊熊烈火中牺牲的事
迹，感动了亿万国人。
　　而“杨根思英雄排”的事迹报道，无
疑是新华社记者华敏“抓住采访时机，掌
握战报特点，积极完成采写任务”的一篇
出色报道。
　　“作为新四军老战士，杨根思在解放
战争时期就曾接受过新华社胶东分社记
者华敏的采访。”万京华说，杨根思牺牲
前，当时华敏正在其所在部队采访，两人
还曾交谈过。当听到杨根思壮烈牺牲的消
息时，悲痛之余，华敏意识到应该马上投
入采访报道。他曾说：“如果不抓紧时间采
访战场目击者，等伤员转移后，可能就根
本来不及了解详情，那会贻误报道时机。”
　　华敏当即找到并采访了战斗中负伤
的几位伤员，“他们都是亲历者，目睹了
杨根思最后牺牲的壮举和战斗的经过。”
　　很快，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三连连
长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
的英雄事迹，被华敏写成了一篇 1000多
字的通讯。
　　“敌人的反扑持续着，一次接着一
次，倒下的尸体迅速增加。杨根思的一排
人也因英勇伤亡而逐渐减员。敌人多次
反击无效，集中了重炮和 Ｂ 二十九型重
轰炸机，将爆炸弹、烧夷弹，甚至汽油，都
倒向这座小山顶，他们用成吨的钢铁来
对付这一排人。

　　……
　　当他打出最后一颗子弹时，四十多
个敌人已经爬近山顶。在这危急的时刻，
杨根思握起了一包十斤重的炸药，拉响
导火索，向敌群冲去。”

　　 1950年 12月 24日，新华社发自朝
鲜北部的通讯《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播
发，在国内外传播开来，这是中国媒体在
朝鲜战场上首次对外报道杨根思英勇牺
牲的事迹。
　　后来，电影《英雄儿女》在拍摄时，导
演和编剧在对志愿军英雄王成牺牲的细
节进行具体构思时，部分取材于杨根思
的事迹。
　　华敏曾告诉万京华一个细节：
　　在杨根思牺牲前的那几天，华敏正
在以杨根思为连长的某部三连采访，并
与战士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晚上，
连队忽然接到战斗命令，大家马上进入
作战准备。根据有关规定，打仗时记者不
能直接上前沿阵地。一些战士来跟华敏
道别，“华记者，这一去我们可能就回不
来了！”华敏忙鼓励说：“你们一定要活着
回来，我还要报道你们的战斗事迹呢。”
华敏和杨根思以饭碗相碰，为他和战士
们壮行。随后，杨根思率领连队冒着风雪
翻山越岭急行军前往前沿阵地。
  “报道发出后，连杨根思所在团都还
不完全了解他牺牲的具体情况。”万京华
说，“如果不是记者身在前线，和志愿军
战士同甘苦共患难，是很难在这么短的
时间里将这一消息准确报道出来的。”

血洒异国疆场

  郭普民、高健飞、刘鸣、周斯
杰、樊勋龙、马自亮、丁明 7 位新
华人为国捐躯

　　在朱承修的回忆中，1951 年 8 月，
刚刚进入朝鲜战场的经历刻骨铭心。
　　“ 8 月 24 日晚上 8 时，我们乘坐东
北军区派来的全新苏联嘎斯卡车，由一
个班的警卫战士护送开往朝鲜。”之前，
作为总社从华东总分社抽调志愿军总分
社的 4 名工作人员之一，朱承修一行十
几人先行抵达安东。
　　“由于没有制空权，我们都是晚上赶
路，白天找地方休息。公路上每隔一段就
布置有哨兵，监听有无飞机声音，如有情
况，立即鸣枪报警。由于枪声频繁，走不
多远就要停车防空。”就在进入朝鲜的第
二天夜晚，悲痛的一幕发生了。
　　“当时我们汽车正开着大灯猛驶，又
一次响起防空枪。司机马上熄灯，就在车
子继续向前滑行的瞬间，我突然感觉自

己被抛了起来，腾云驾雾似的翻了出去。
我立即意识到：翻车了！接着人被摔进一
个积水的浅坑里。胸部和手上压着行李
和器材箱。等我拼命爬起来时，就听见有
人大喊‘救人’。”那是 8 月 25 日晚上 9
点半左右，朱承修记得很清楚。
　　借助手电筒的灯光，大家看到乘坐
的卡车侧翻着，车帮下有两个人，背着身
体，头部被死死地压住。“摔倒的人一拥
而上，想把车翻过去，大家叫着号子，一
次次努力，但车子纹丝不动。”朱承修说，
两位同志就这样牺牲了。
　　由于天色太黑看不清，等站队点名
时大家才知道，被压的是记者郭普民和
一名警卫战士，另外还有两名警卫战士
受了重伤。两位烈士被迅速掩埋在离公
路不远的山坡上，两块木板就是他们的
墓碑。直到朝鲜停战后，总分社才把两位
烈士的遗骸迁至桧仓，安葬在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陵园。
　　翻车时，不少人受了伤，朱承修的两
手也肿得厉害。于是大家在附近的老乡
家里住下，直到 9 月 15 日，东北军区和
志愿军总部才派车来接大家去桧仓。
　　“同志们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光
明的路……”
　　这天是中秋节，车子一路向南。记者
丁德润和高健飞领头唱起《光明赞》。朱
承修写道：“当车行一个多小时，经过我
们翻车的地方时，月光下我们清清楚楚
地看到路边那两座坟墓。车里一片沉寂，
大家默默脱帽悼念。”
　　抵达桧仓几天后，高健飞被调去开
城。9月 24日晚，他乘坐的美国小吉普在
接近开城时遭遇空袭，疾驶的车子掉进
了一条反坦克沟，高健飞被甩出车外牺
牲了，那天是他们入朝整一个月的日子。
　　“这么短的时间就有两名同志牺牲，
这让我们大家非常痛惜。”朱承修曾感
叹，“高健飞毕业于燕京大学，从北京相
识一路同行到前线，他的勤奋刻苦和机
敏干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停战后，由普金主持，高健飞的遗骸
由开城迁至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
　　 2011年，新华社建社 80周年，曾在
志愿军总分社工作过的记者李健华捐献
了一个笔记本，它的主人就是在朝鲜战
场上牺牲的年仅 24 岁的新华社记者高
健飞。李健华当时回忆，当年高健飞十分
珍惜这个笔记本，本芯用完了，舍不得扔
掉，将本皮拆下来，把裁剪好的薄纸加进
去继续使用。
　　“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八日电 德
山里是朝鲜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它受
到美国侵略者的蹂躏和凌辱，但是，它没
有低头，它更加勇敢地站立起来，倔强地
和美国侵略者斗争。

　　当美国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第二次
轰炸南日将军住所的消息传到村中后，
十七岁的高中生 、少年团员闵致英暂时
丢下了他想做一个文学家的理想，第四
次写下了要求参加人民军的决心书。

　　……”

　　今天，在新华社社史馆里，大家仍能
从那本字迹娟秀的笔记本中看到高健飞
采写通讯《倔强的朝鲜人民》一稿中的重
要素材。
　　 1952 年 8 月 10 日，新华社播发了
新华社记者刘鸣采写的通讯《火线一夜
话祖国》。其实，这篇通讯发出前 8天，刘
鸣已经在一次敌机轰炸中壮烈牺牲了。
　　“1952年 8月 2日上午，新华社记者
刘鸣正在位于坑道式防空洞内，我志愿军
西线某师前线指挥所值班室伏案写稿，一
架敌机飞过该地上空，投下 6枚炸弹，其
中一枚炸弹在洞顶爆炸，防空洞顿时垮
塌，刘鸣在爆炸中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
了衣衫，染红了身边未完成的稿件。”
　　朱承修在《抗美援朝岁月追忆》一文
中，记录了刘鸣牺牲的全过程。直到 8 月
7 日，新华社才以朝鲜前线电头陆续播
出了记者刘鸣之前采写的《美军第四十
五师的命运》《火线一夜话祖国》。
　　“他的绝笔，牺牲时正在修改的稿
件，未能从掩蔽部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和
他一起留在了老秃山前线。播出的这两
篇稿件，是他对新华社最后的贡献。”
　　 1953年 8月 4日上午，新华社记者
周斯杰随联合观察小组去东海岸江亭村

军事分界线与对方组员会晤，途中我
方一辆卡车触地雷被炸毁挡在路上，
导致后面朝中组员乘坐的车辆无法按
时赶到会晤地点，于是有几个人乘坐
前面带路的一辆吉普车先行前往，周
斯杰本来不在那辆吉普车上，但他为
了尽快前去采访和了解情况，在车子
开动的时刻跃身跳了上去，车子开出
百米左右触雷爆炸。
  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在朝鲜
战场上牺牲的烈士有郭普民、高健飞、
刘鸣、周斯杰、樊勋龙、马自亮、丁明。

“我这一生，值！”

  “认真工作，认真生活，就是

对那些逝去的战友最好的纪念”

　　“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初，出于战略
上的考虑，中央决定对外不公开发布
任何消息。11月 7日，第一次战役结束
时，新华社播发电讯稿是首次对外报
道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是毛泽东
授意撰写并由他亲自修改审定的。之
后不久，毛泽东又对朝鲜战场的军事
新闻报道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并指
出新华社应派记者去朝鲜采访发电。”
　　万京华介绍，自 1951 年 1 月起，
志愿军总分社的建立，是新华社朝鲜
前线报道工作逐步走向健全体制的开
端。此后，新华社总社、地方分社、军队
分社等陆续有很多记者、编辑及其他
工作人员被抽调或随部队到朝鲜前线
参加新闻报道工作。
　　据万京华介绍，派出之前，有的记
者曾参加过短期学习，有的则是直接
上了朝鲜前线。据新华社志愿军总分
社 1953 年 2 月 9 日的一份总结中表
述，报道方面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可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从部队新华分社调
来，有解放战争军事报道工作经验，做
新闻工作至少五年以上的人员；第二
类是从地方新华分社调来，有三年以
上新闻工作经验的人员；第三类是从
部队调来临时担任新华社报道工作的
人员。
　　“新华社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新
闻报道工作的，还有从事对外、摄影报
道的记者。这两部分业务在新中国成
立初期曾分属国际新闻局和新闻摄影
局，1952 年 2 月归并到新华社，成为
对外新闻编辑部和新闻摄影部等。”万
京华说。
　　作为新华社微纪录片《国家相册》
的策划及讲述人，新华社高级编辑陈小
波在 2008年抢救性地主持了《摄影世
界》“口述新华”专栏，里面对参与抗美
援朝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有过采访报道。
　　他们中有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一
时间秘密入朝的摄影记者袁苓、杨溥
涛，并在志愿军出国前回到北京，当时
新闻摄影局把他们拍的照片发往国
外，这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发布的第一
批朝鲜战地新闻照片，包括美国在内
的全球媒体纷纷采用。“美军战俘的家
属还来信让他们帮忙探听亲人下落。
那一次，袁苓、杨溥涛是追随朝鲜人民
军南下最远的外国记者。”陈小波说，
杨溥涛也是胶片时代新华社摄影记者
中留下照片最多的摄影记者之一。
　　在“口述新华”里，入朝三年的摄影
记者楚英曾拍摄了《1953年 7月，朝鲜
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会师》的
照片，他对朝鲜的记忆更多是“寒冷”，
“刚进去时是 9月份，光有一个棉袄，最
冷的时候，连枪炮子弹都运不上去，更
别说衣物了，那真是被冻坏了。”
　　 2009年，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带
着氧气面罩的楚英给“口述新华”在手掌
大的卡片上写下了“忠诚无悔”几个大字。
　　 1951年 2月入朝，1955年 8月回
国的袁汝逊，在朝鲜期间拍摄了所在
部队参加的第五次战役、交换战俘、中
朝友谊、坑道战、钢铁运输线等照片。
　　他说：“最难忘的是 1951年 5月抢
渡临津江。朝鲜冬天都在零下 30摄氏
度左右，5 月以后开始零下几度，我们
过江不敢脱鞋和裤子，水齐腰深。八一厂
的两个摄影师都不会水，抢渡时他们把

机器顶在脑袋上，我扶着他俩，水里全是
冰碴子，到了对岸，裤子已经结冰了。”
　　 1951年冬，钱嗣杰开着吉普车拉
着记者徐熊和李秉衡从朝鲜北部前往
开城，在崎岖的山路间遭遇敌机轰炸，
“躲闪中，车被卡在一个巨大的弹坑中
动弹不得，我猛一踩油门，汽车腾空而
起，继续猛跑，呼啸的弹片在火光里乱
飞，爆炸的气浪在开阔的地上翻滚。没
有别的选择，我们只有闯过去，中途还
不忘拍几张照片。”
　　钱嗣杰，这名曾在“板门店谈判”
时担任谈判代表团新闻处摄影组组长
的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告诉陈小波，
“我这一生，值！”
　　“战争时期，每一张底片都带着
血。”陈小波说，每当自己把老人几十
年前拍的照片拿给他们看时，老人们
都会不约而同地说，“比起那些早晨出
去中午就再也没能回来的战友，能活
到今天，已经是赚了。”
　　 5 年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辑
罗婷因为“口述新华”，曾采访过参与
抗美援朝的新华社老记者们，她说，老
前辈们身上那种对待新闻理想的信念
与追求，以及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给
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的新闻是渗透着战士们鲜
血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用血汗浇灌
出来的。新闻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也
不是个人的财富，更不能成为谋取私
利的工具。”成一老人说。
　　华敏老人谈得最多的是：“作为幸
存者，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如今已经
92 岁的钱嗣杰，在之前的采访中曾对
陈小波说：“我想，认真工作，认真生活，
就是对那些逝去的战友最好的纪念。”
　　朝鲜停战后，新华社在志愿军的
报道机构于 1954 年 5 月相应改为志
愿军分社。1956 年，志愿军分社撤销，
由新华总社解放军分社派记者李犁常
驻志愿军进行有关报道，直至志愿军
部队 1958年全部撤离回国。
　　“1996年，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与解
放军分社一起举行志愿军总分社部分
老同志座谈会，当时来了很多老同志，
曾经战场上的生死战友再相聚，大家都
很激动。”后来，万京华也到过不少老人
家里去采访，很多人已不能再出门。
　　“等到 2010 年，新华社再举行座
谈会时，能来的老人已经少了很多。有
人甚至穿上了曾经的旧军装，胸前佩
戴上了各种军功章。”如今，万京华能
联系到的老人已经没有几位了，后来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96 岁的王殊老
人，今年 9月刚刚离世。
　　 2018年，新华社征集社史资料和
文物，在朝鲜战场上曾经做过新华社
通讯员的贺应芳，将保存的一张新华
社志愿军总分社发给她的油印的稿费
通知单捐了出来。
　　 1951年 3月从家乡重庆应征入伍
的贺应芳，是朝鲜战场上不多的女战士
之一。作为所在部队的政治部宣传干
事，她从一开始抄收新华社新闻，到成
为通讯员给新华社写稿子，追随新华社
记者采访，并在朝鲜的三年间深深地爱
上了记者的职业。1954年，回到国内的
贺应芳第一时间给新华社人事处写了
求职信，并附上在朝鲜时的战地报道，
就这样成了一名新华社记者。
　　 2015年，新华社总编室的朱小燕曾
以口述形式采访过朱承修，她说，总编室
工作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认识这位关心国
家大事和新华社事业发展的老同志，但
对于他职业生涯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战地
经历，却知之甚少，他也鲜对人讲。
　　“整个采访让我感动、震撼，数次
落泪。”朱小燕说，“从朱老身上，让我
深刻地感受到，在新华社历史上，有一
批像朱老这样的新华人，在党和国家
需要的时候，置生死于度外，冒着硝烟
战火，以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为国
家和新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用生
命写下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于今
天的我们，他们是新华社的宝贵财富
和厚重沉淀，是巨人的肩膀。今天我们
一起来回忆他们的峥嵘岁月，不仅是
铭记，更是弘扬。”

方政军

  2006 年 5
月 10 日至 17
日，由时任新
华社总编室副
总编辑俱孟军
同志为团长，
我和景如月 、
李志勇 、陈必
将等同志组成
的新华社访朝
代表团在朝鲜
进行了为期一
周 的 考 察 访
问，其中令人
难忘的情景之
一是瞻仰志愿
军烈士墓，并
为长眠于斯的
新华社记者丁
明同志扫墓。

  离“三八
线”不远的板
门店附近，朝
方安排我们瞻
仰了开城的一
处志愿军烈士
墓群，在山峦
环抱中，静静地躺着 12 个大墓，看墓的朝
鲜老百姓说，每墓有烈士约四五十人。在
一个小山坡上，我们找到了新华社记者丁
明的墓碑，俱孟军同志和我们以水代酒，
洒在地上，表达和寄托着来自遥远的祖国
和新华同仁的哀思。

　　从平壤到开城，仅有两个小时的车
程 ，为守卫朝鲜人民的锦绣江山 ，从
1950 年 6 月至 1953 年 7 月的 3 年多时
间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成千
上万的优秀儿女作为志愿军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来到陵园，我们的心情显得格外
敬畏和沉重。在一个山岗上，立着一座石
碑，上面用红色油漆镌刻着“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烈士永垂不朽”，代表团全体成
员与平壤分社同事、朝中社同仁一起，向
志愿军烈士碑静静默哀。

 　新华社记者丁明同志的墓碑后面写
着：“事略：丁明同志，中国湖南省长沙市
人，37 岁 、中国共产党员。1951 年 7 月
参加开城停战谈判工作，因积劳成疾不
幸于同年 9 月 29 日病故，特勒石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谈代表团全体同志谨
志。1952 年 5 月 1 日立”。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新华
社先后派出 50 多名记者、编辑赴朝，组
建了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包括丁明，新
华社共有 7 名同志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在俱孟军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沿着
石碑缓缓地绕行一周鞠躬致敬，表达敬
悼先烈之情。在开城志愿军烈士大墓群
之外，另有零星小墓（有姓名），合葬的大
墓只标记“烈士之墓”。据守墓的朝鲜人
和当地外事局官员介绍，这里只有名单，
分不清谁是谁，还有的只有衣物合葬于
此，他们说朝鲜人民永远会守护好这些
英灵。面对隐隐的青山和烈士大墓群，我
不禁热泪盈眶，想象着这些血气方刚的
年轻士兵，为了保卫和平，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刚刚成立的欢呼声中，远离祖国和
亲人，用小米加步枪对抗着“联合国军”

的飞机大炮，最后长眠在异国他乡。他们
从中国的农村大地走来，在和帝国主义
装备差距显著的条件下艰苦作战，视死
如归。他们是平凡但最可爱的人。遥想当
年，包括新华社记者在内，多少中国家庭
父母送子女奔赴前线，多少热血青年，为
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去永别，从此
再也不能回到故乡和生他养他的父母身
边，怎能不令人动情、痛心。望着阳光下
淙淙的山泉闪着耀眼的光芒，我的眼睛
再次湿润了。

  位于平壤的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
纪念馆气势恢宏，建于 1953 年 8 月，现
址于 1974 年 4 月改建开馆，建筑面积
52000 平方米。令人震撼的是，我们在这
里亲眼看到了邱少云烈士烧焦的棉衣肩
章，黄继光烈士的奖状原件与水壶和毛
岸英的墓碑。金日成 1950 年 11 月 28 日
的现场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他的坟
墓，战争结束后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安
置吧！”

  我们参观了缴获的各种飞机、大炮、
军车、炮弹、枪支，还看到了朝中社和人
民日报刊用的新华社报道。

  当年，新华社记者从朝鲜战场发回
国内的许多战地新闻再现了志愿军战士
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
前线指战员和国内人民的士气，黄继光、
邱少云、孙占元、罗盛教、毛岸英……众
多平凡伟大的小人物感动了亿万父老乡
亲和世界有识之士。正是战地记者的现
场报道，让人们懂得了“谁是最可爱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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